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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茗饮尽似寻春，

今日龙门喜自亲。

一代文章推共主，

四朝礼乐属元臣。

西邻笔驾梅前墓，

北苑灵传自后身。

万里扫门依绛帐，

可能为渡出迷津。

梨花风起，柳絮堆烟，轻轻
浅浅的春雨乘着风花静静飘落进
雷公山的新绿中，踏青的人，前
者呼，后者应，三三两两，多了
起来。

雷公山的春天是有重量和体
积的，堆青叠绿的群山，流碧淌
翠的溪河，把苗岭的气韵展呈于
天 地 之 间 。 古 人 说 ：“ 山 之 姿
态，得树而妍；山之骨骼，得石
而苍；山之营卫，得水而活。”
雷公山兼而有之，大美天成。在
这个美美与共的生态家园里，绿
水青山养眼，蓝天净土养肺，传
统饮食养生，民族文化养心，田
园生活养神，大自然的神奇造
化，借了春风春雨、山情水韵和
草木的情义通达人心。

走进雷公山，总有美好的记
忆生长在心里和梦里。2001年仲
春，我走进坐落于雷公山下的西
江千户苗寨，参加文学创作采风
活动。初见西江，那依山势而
建，气势宏伟的木楼群一下拨动
了我的心弦，我不由一声轻叹。
午后的微雨中，西江的田园山水
显得空灵而宁静，一种平和、厚
朴的天籁氤氲其间，叫人疑心是
走进了“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
烟”的桃花源。进寨的路口和寨
门前，银花闪耀，歌声如潮，好
不容易“闯”过了西江苗家盛情
款款的一道道“拦路酒”，我们
前来参加笔会的一行人进入苗

寨，已经是薄暮时分。透过微雨
看山寨的灯火，朦胧中有种如梦
似幻的美，不时有苗歌从山寨里
悠悠传来，深情而飘逸，像淅沥
的春雨，润进我的心田。

春水初生，春林渐盛。第二
天，我们沿着芳草浸润的古道往
大山里走，温润的春阳，带着山
风裹挟的些许凉意和芳香，从郁
郁葱葱的雷公山上斜照下来，撩
拨着山野间有些迟来的春意，我
的心也跟随着春阳和鸟鸣一般雀
跃，那种如坐春风的感觉来得如
此淋漓和真切。我们走村、看云、
赏绿、读树、观瀑、听歌，在乌东村
遇见云雾缭绕青山的美景，在白
岩村听到醉人的歌声，在农家宴
上 感 受“ 板 凳 舞 ” 的 热 烈 奔 放
……一个地方的好，并不是你从
这里带走了什么，而是你用自己
的方式在这里找到了快乐。

我们来到雷公山山麓的格头
苗寨，探访千年古树。

格头苗寨是一个古树环护的
村落，虬枝苍劲、绿叶婆娑的古
树，遍布村寨周围。秃杉林纷披
的绿意，既是这个古村与天地交
谈的丰润语言，也是迎接客人的
盈盈笑容。这些古树，萦系着山
地族群的家园情怀，联结历史，
唤起乡愁，凝结共同的民族情感
记忆。挺立于格头苗寨翁密河畔
的一株千年秃杉，胸围 7.6 米，
直径 2.42米，树龄已逾千年，正

如清代贵州锦屏学者龙绍讷对杉
木的赞誉：“其性直，其品端，
其节坚，其材美。一茎独上，有
昂霄耸汉之势。”如同一把撑在
蓝天上的绿色巨伞，号称“秃杉
王”。古树的年轮里，记录着格
头苗寨的绿色密码和生生不息的
生态故事。当地民谣唱道：“大
云遮天，古树护寨。大云遮天天
不旱，古树护寨寨平安。”这株
古树，像一个阅尽尘世沧桑的世
纪老人，目光慈祥，皱纹清晰，
是站立着和生长着的村寨记忆。
几百年来，当地人把秃杉当作

“保护神”，重点保护。村里将保
护秃杉写入村规民约，并立碑垂
训后人。碑文中有这样的文字：

“秃杉保佑我们祖祖辈辈平安吉
祥，保护秃杉遗有古训，任何人
不得砍伐破坏秃杉。”表达了人
们对古树的爱护和敬畏。伫立古
树下，仰望树梢上的流云，体悟
自然的荣枯和时光的消长，心获
安详。

黔 东 南 山 清 水 秀 ， 生 态 优
良，雷公山则是黔东南苍莽群山
中一枚巨大的绿色肺叶，吸纳天
地精气，呵护家园。古往今来，
黔 东 南 各 民 族 人 民 因 地 制 宜 ，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感怀自
然的养育之恩，对生存所依赖的
资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形成
了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生存发
展理念。清乾隆年间的 《黔南识

略》 记载：“ （清水江） 两岸冀
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栋梁
杗桷之材靡不备具。”在黔东南
的许多村落里，人们“山当田
种，林当粮管”，营造山林的同
时，于幼林间种植小米、薏仁、
玉米、红薯等，逐渐形成生态复
合型的山地农业生产模式，养山
护林和粮食生产两相宜。这种生
态与生计互动互补的实践，积淀
衍化为敬惜资源、天人合一的文
化传统，并逐步影响地方的社会
生态。

山道边，一簇簇青草舞动绿
色的小手，向深蓝的天空拨响了
一支支鲜嫩的春歌，春天的气息
扑面而来。走进倚靠在雷公山怀
抱里的乌东苗寨，只见层峦耸
翠，林木翳荟，整个村寨一派古
木葱茏，民居掩映其间。繁茂的
山林、鳞次栉比的吊脚楼、层叠
的农田、潺潺的溪流，和合相
生，古意苍茫。乌东苗语称为

“欧东”，意思是“水中央的村
寨 ”。 乌 东 村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92.8%，这里群山环绕，阡陌交
通，草木峥嵘，3 条溪流穿寨而
过，山、溪、田、林、路、宅融
为一体，构成高山园林的独特景
观，营造出“山中村、水中寨”
的春天画境。

春天总是宜人的，这时节，
在雷公山，一枝一叶，都被时光
赋予了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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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

悠悠黄果树
■ 涂万作

人在山中走，水从天上来。黄果树瀑布的雄浑与壮美从未改
变，许多年前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其实，最初的黄果树瀑布
深藏于野，是鲜有人知的，直至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到此并把它写
入 《黔游日记》，其神秘面纱才被揭开。

黄果树瀑布是大自然不可多得的地质杰作。记得 2017 年，我
有幸采访过从安顺走出的地质学家肖序常院士。他说，随着喜马拉
雅运动展开，有了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之类的地质形态。千百万年
的地壳变化，形成了包括贵州在内的丰富的喀斯特地貌。仅安顺境
内就分布着数不清的暗河幽泉、竖井天坑、溶洞瀑布，已有 5万年历
史的黄果树、天星桥、龙宫等就是例证。就拿黄果树瀑布之源的白
水河来说，它上聚高原雪山之精魂，下接地层冰泉之灵性，所以格外
冰清玉洁。肖序常先生生动的表述，让我对黄果树景区充满遐想。

回想起第一次游览，还是在 1979年的仲冬，当年的老路弯多且
窄，车子走得慢，天不亮出发，回来时已是万家灯火，两不见天。

也许是冬季，也许交通不畅，黄果树瀑布游者寥寥。我们一
行 5人，被一辆老式吉普直接送到与瀑布隔河相望的观瀑亭。亭子
六角六柱，又叫六角亭。周围摆了两三个拍风景照的摊子，摄影
师傅殷勤地揽着生意。那些“黑白样片”上的文字，一看就是临
摹亭子两侧的对联：“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红霞似锦何须梭
织天生成。”作者不详，联中“白水”与“红霞”语意双关，既指
颜色，又暗喻白水河与偶尔出现的彩虹相辉映，虽略嫌直白，但
意境还是有的。

六角亭所在位置高峭，远处的黄果树瀑布一览无余，波光潋滟
的白水河，流向崖壁，瞬间断成高挂的瀑布。下面的深潭，水雾氤
氲，朦朦胧胧的。也许远观的感觉太过朦胧，大家决定走近探个究
竟。于是司机师傅带路，沿亭边曲径直抵潭边。师傅说这就是大名
鼎鼎的犀牛潭，有十余米深。临潭观瀑，能真实感受飞流直下的雄
浑。那时用的是老式的海鸥牌相机，大家在河边的石头上，或立或
坐，照个不停，直到胶卷用完。首次黄果树之行就这样草草结束，等
到那些胶卷变成一张张黑白照片时，记忆也跟着塞进了相册。

因为一段情，爱上一座城。贵阳就是我的那座“城”。我喜欢
“朋友自远方来”的感觉，朋友来了，除了有好酒，还要好玩，黄果
树就是好玩的去处。几十年了，说不清多少次与亲友同游。记得20
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妻妹一家从加拿大回黔便提出游览黄果
树。那时的景区设施，尚处于逐步完善阶段，从犀牛潭到陡坡塘，
再到天星桥，各景点开始有了连接的公路。车行其间，青山涌翠，
小河盈碧，如在画中。

随着往返黄果树次数的增多，景区的基础设施也一年一个
样，道路、台阶、步梯、护栏，应有尽有。景区在变，而黄果树
的山水风貌依旧。有时站在瀑布前，会生出些联想，虽说山还是
当年的山，石也是当年的石，但水早已不是当年的水了。俗话说

“山不转水转”，水是流动的，因为流动才给了大地生生不息的葱
茏与生机。我甚至想，这水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它的终
极目标是什么？如有答案，那一定就潜藏于山水之间。

人常说，再好的景观都有审美疲劳的时候。我以为黄果树瀑
布例外，因为它的变化不会穷尽，每次来都有新感受。我印象最
深的一次是 2010年暑期，与几位老家文友同游黄果树瀑布。恰逢
持续暴雨过后，游客之多难以言状，肩挨肩，脚跟脚，长长的石
阶，长长的人流，似无尽头。随着人群的蠕动，瀑布渐近，山谷
间弥漫着冰凉的水汽，小贩叫卖雨衣的吆喝声、游客的尖叫声、
水流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片刻后，壮观的画面出现，一向以清
冽著称的白水河，忽然浊浪飞卷，咆哮而来！顿时，犀牛潭下，
浓雾蔽日，水帘洞前，彩虹横卧。我也是第一次观赏到如此量级
的瀑布洪峰，仿佛天河决口，倒海翻江，非“震撼”一词无以形
容。同样是 77.8米高差、101 米宽度的黄果树瀑布，此刻带给我
的，完全是另一番壮美。

黄果树瀑布是属于大自然的，大自然有四季，黄果树瀑布也
有。我曾读过徐霞客的《黔游日记》，郑珍的《白水瀑布》，谢三秀
的 《黔诗纪略》，深为所感。徐霞客是夏秋之交来的，他这样记
述：“透陇隙南顾，则路左一溪悬捣，万练飞空，溪上石如莲叶下
覆，中剜三门，水由叶上漫顶而下，如鲛绡万幅，横罩门外，直下
者不可以丈数计，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
厉；所谓‘珠帘钩不卷，匹练挂遥峰’，俱不足以拟其壮也。”而
郑珍则沐浴春风而来，所以才有“春风吹上观瀑亭，高岩深谷恍
曾经”与“美人乳花玉胸滑，神女佩带珠囊翻”这样的诗句。谢
三秀则以“素影空中飘匹练，寒声天上落银河”来形容冬天的黄果
树瀑布。我同样也欣赏清人黄培杰的七绝：“犀潭飞瀑挂崖阴，雪
浪高翻水百寻。几度凭栏观不厌，爱他清白可盟心。”可见，黄果
树瀑布在文人墨客心目中，是何等的瑰丽。

纵观黄果树全景，无论陡坡塘的宏阔，还是天星桥的幽奇，抑或
滴水潭的险峻，俨然一座山水博物馆。徜徉其间，你会看到山因水
而灵动；水因山而婉约。那临水而居的布依寨子，坐落于林麓，朝雾
夕霭，山歌与瀑布同唱，仙境与烟火共融，悠悠岁月，如画如诗。

作为世界地质奇观的黄果树瀑布，无疑是天地给予贵州厚重
的馈赠，真山真水从来是黄果树瀑布纯粹的气质，正是这份真，
让我对黄果树瀑布一直深怀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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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 《明·杨龙友
投赠董思白先生》

李聚精

春的气象
■ 汪海波

去年闰月，今年春节要来得晚
些，农历大年还没过完，阳历早春 3
月就来到了人间。

春天一旦到来，就无法停止她匆
匆的脚步。昨夜一场淅淅沥沥的春
雨，打破了春日矜持的宁静。拉扯着
那场春雨的风，急急促促地掀起我的
窗帘、掠过我的脸庞，然后从另一边
的窗子一穿而过，瞬间，把我的整个
房间扫了个遍。尽管整个下午的天空
都是云层密布，算是有了先兆，但这
场雨的不期而遇，仍然让我感觉有些
意外，毕竟，清早起来的时候，还是
一片暖阳，路上的行人似乎都减去了
那层厚重的外衣，开始享受着春阳带
来的暖意。这春天的雨啊，似乎已经
感觉到时节已至，有些迫不及待了，
说来就来。

这场雨，不再像冬日的雨，丝丝
绵绵，扭扭捏捏，而是带着期盼，洋
洋洒洒、畅畅快快地下了起来。我不
禁打了个寒颤，迅速把早上才放进衣
柜里的棉衣又披在身上，沿着房间向
四周看了看，便关上了窗，将又湿又
重的风挡在玻璃外；借着朦朦胧胧的
夜灯，依稀能感觉出雨在雾中的影
子。沙沙的雨声，从窗户边缘的缝隙
里绕进来的时候，变得轻柔得多了，
就像从远方隐隐约约传来的声声号
角，跟着风一阵一阵地掠过，忽大忽
小，忽近忽远，在耳边盘旋，从眼前
拂过。那风已经少了冬日刺骨的丝丝
寒意，那湿气带着淡淡舒缓的感觉，
从脸上滑过的时候，我已经走进了早
春3月，走进了万物复苏的3月。

跟着春天舒展身子，能感觉到空
气也舒展开了，我深深地呼吸着 3月
的空气，那空气直接穿过我鼻孔、抵
达肺部，慢慢向血液里浸润，让干咳
了整个冬天的喉咙，开始变得有些湿
润起来，一种活力在全身蔓延。我伸
展的手臂，像游泳时从水里浮出来的
瞬间，少去了许多阻力；我蹦跳的双
脚，像卸下刚跑完步后的绷带一样轻
盈，行走自如。我甚至有了一种自我
超越的幻想，幻想着像鸟儿一样，跟
着天上的云彩，带着自己的梦想，四
处飞翔。那泥土的气息，散发着芬
芳，那些从万物根脉汇聚而成的芬
芳，总是给人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
这种力量又通过无数的根脉，在泥土
里四处传递，带给春天蓬勃的气象。

“三月咸阳城，千花昼如锦。”李白
在咸阳看到的农历三月景致，在南方
的早春就有了。春风是万物的催化
剂，水边，几天前还是光秃秃的柳枝，
不知什么时候就穿上了一身新绿的
长袍，柳芽儿舒展地张着嘴，跟着春
风传递着春天的喜讯，吟诵着春天生
长的诗句。一片一片的新绿，从溪边、
从山脚，渐渐地向周围蔓延开去，向村
庄、向田野、向山岗、向大江南北蔓延
开去。灰绿的山坡上，樱花、李花、桃
花……次第绽放，红的、粉的、白的、紫
的、黄的……这里一簇，那里一片，和
田野里金灿灿的油菜花交相辉映。它
们总是信守着自己的承诺，在人们期
盼的目光中如约而至。去年开了，今
年又来，今年去了，明年还会再来，从
来没有失约过。

春天就这样，用五彩缤纷的色
彩，装点着一年四季的开始，描绘着

人们无限的遐想。尽管可能会遇到倒
春寒的逆流袭扰，经历像寒冬一样的
浩劫，给那些刚刚绽放的花朵带来伤
害；也可能会遇到猝不及防的冰雹洗
劫，让青涩果实经受考验，但它们就
像始终遵循着某种铁律，坚守着某种
信念一样，年复一年地绽放着，从未
退却过。春天总是这样，永远充满着
无限的生机，带给人们无尽的希望。

那些潜伏在草丛里的嫩芽，青青
的，嫩嫩的，才从地下钻出来不久，
就躲藏不住想拔节的身姿，不断踮起
脚尖，好奇地打量着一路春光山色，
打量着这个深不可测的世界。这些遍
布市井山野的小草到来的时候，悄无
声息，却又无处不在。它们跟着春天
的脚步，从路旁、从山野，纷至沓
来，把春天一层层地渲染，染出一片
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意。它们还要等
待，等待枝头那些刚吐露出来的各种
色彩，一起变绿，一起编织那片绿油
油的世界。然而，这一切，没有喧
哗，没有吵闹，就那样不知不觉地，
向着那片绿油油的世界悄悄抵近。

我遇见，那些在旷野苍穹，或成
群结队，或孤身孑影，飞来飞去的鸟
儿，它们在忙些什么呢？那些在林间
草丛窜来窜去、饱食着丰裕果实，嚷
起来声音都有些打结的鸟儿，在争吵
些什么呢？还有那些整天在田间地头
翻来找去、忙着觅食的鸟儿，在期许
些什么呢？也许，那些要返回繁殖地
延续生命的候鸟已经启程，去了它们
应该去的地方，想留是留不住的。那
些常年留下来的宿鸟，自然要觅食，
还要繁衍，还要等待那些候鸟归来和
离去。遇见春天的鸟儿，就像遇见了
自己，一切皆是自然。

3 月的阳光，和暖近人，轻轻地
洒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轻柔的棉
袄，温润而酥暖。它们一路跋涉，驱
云拨雾，来到人间，东起西落，孕育
生命，普照万物。此时，它们正以最
适宜的温度，孵化着春天的梦想，孵
化着万物的复苏。阳光下，孩子们欢
快的身影又奔跑起来了，红领巾映红
的脸颊，像永不凋谢的花儿一般，绽
放在大街小巷里，绽放在乡村小路
上。那些被重新翻犁过的土地，带着
暖暖的色彩，没有固定的形状，清新
自然，光亮明净。它们大大小小地散
落在浅绿的山水之间，就像生命里运
动的细胞，带着某种信息，在山间自
由地流动着。那些在田间地头进进出
出的人们，把春天的种子播种在地里
行间，看着它们发芽，不断长高。人
们的耕作，就像在繁衍着一排排古朴
的文字，抒写着一段段没有结尾的诗
行，要让人去朗读、去歌唱，这是对
生活的美好向往。

欧 阳 修 曾 经 留 下 这 样 的 名 句 ：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
留春住”。时光流转，时序更替，四
季轮回，本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
又何必要想去留它呢？既然已是春雨
来临，春风不等闲，何不播下春天的
种子，让 3月的阳光，为你孵化出心
中那片美好的梦想？何况，今年的阴
历三月还未到来。

清晨，刚刚喷发而出的红日，还
在眼前的树梢微微颤动，匆匆的身影
从我身边不停走过。我仰望枝头，那
些在晨风中刚刚醒来的嫩叶，向我会
心一笑。

喊茶
■ 吴胜之

每到春暖花开时，大山中的一片片茶园
或是一棵棵茶树，历经一个冬的蛰伏与沉默，
已逐渐褪去了冬装的包裹，新芽萌动。为促茶
树早发芽，便有了上千年的惊蛰喊茶习俗，目
前仍在黔东茶区传承沿袭。

我有幸结识岑司村一个叫美朵的姑娘，
她从茶学专科学校毕业后回到家里，接手了
她父亲经营的茶园。茶园在乌罗镇的大山深
处。每年惊蛰时节，都会举行惊蛰喊茶仪式。
今年她特意邀请我参加了喊茶仪式。

喊茶仪式在惊蛰中午 12时举行。一个后
生先击鼓三声，主持仪式的老人手中点燃三
炷烛香，先向天地恭敬行三叩首之礼，然后吟
诵祈语，随后道：

大地惊雷响，茶芽快快发。
惊蛰令节到，茶尖赶快冒。
春雷闪得急，嫩茶发得齐。
今春雨水足，茶发有奔头。
…………
老人完成仪式后带领人们在茶园巡游并

喊茶。两个后生抬着大鼓，跟在老人后面边走
边敲，姑娘们列队随后。我也参加了喊茶的队
伍，我们边游走边向茶树齐声叫喊：茶芽快快
发，茶尖赶快冒……我们围绕茶园转了３圈，
反复呼叫不停歇。众人发出粗犷的叫喊声，一
时回响山谷。

美朵说，喊茶仪式３天之后，茶树芽苞悄
悄萌动了，并伸出了像米粒大的芽尖，有些感
温性强的茶树已冒出了尖尖角。

惊蛰喊茶之后，美朵家的茶园拉开了开
采的帷幕。开采那天，我跟随着美朵姑娘上了
茶园。清早，采茶姑娘手提着小竹篮，脸上溢

满了喜悦，望见这一坡坡、那一岭岭茶树，姑
娘们按捺不住，带上几分期待，迎着晨风，挥
动着灵巧的手，在树冠上采摘着一颗颗嫩芽。

一般初春的芽头采摘比较讲究，只采一
芽或一芽一叶初展。采茶的手势不允许掐采
叶芽，更不允许采病虫芽、紫芽或冻伤芽。一
斤香茶，需要采摘 5万多个芽头。姑娘们采茶
娴熟，一个时辰之后，采下的鲜芽已将小竹篮
装满。

暮色降临了，黄昏很快占据了庭院。美朵
姑娘在茶山忙碌一天了，我和她回到加工房。
摊青房排列着整齐的竹席，竹席上已铺满一
层层鲜活的叶芽。

十几个炒茶工都换上清洁的蓝色衣服。
美朵姑娘带头上锅炒茶。在校期间她曾到苏
州茶场实习，炒得一手好碧螺春茶。

他们将竹席上的芽叶，按定量投进烫热的
炒锅杀青。然后，及时用双手高抛抖散水汽，持
续一会儿，待水汽散尽，反复在锅里搓团做形，
做成卷曲形，然后提毫披霜。一夜间，大家双手
长时间在茶锅高温下不停地翻炒做茶。

随着锅温的升高，茶从锅里溢出芳香。
这天晚上，我端起刚加工好的茶慢慢啜

饮，我不敢轻视这杯茶。它来自姑娘们采茶的
千辛万苦，它来自炒茶人在夜间炒制的辛劳。
我细观杯中之物，汤色清澈，叶底嫩匀明亮，
还见叶边的茸毛依稀；色泽翠，曲卷形态优
美。这是美朵姑娘创制的碧螺新茶。

细品这杯香茶，自斟乐无穷。它不止取自
清风明月的山川，也不止来自摊凉、杀青、搓
团、揉捻、提毫等复杂工序，还源自神农氏以
来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茶文化，贯穿苦、甜、
淡等人生的回味与历程。这也是大自然赐予
人类的珍贵礼物。

■ 陈海豹

风，缓缓地吹醒了大地
小溪流水的声音悦耳动听
新芽在阳光里欢笑
行驶在春光里的列车，在
神州大地上
奔跑鸣笛，驰骋如马

把梦想粘贴在绿叶上
绿叶渐渐变成红花
红花渐渐变成果实
把梦想插上翅膀
乘春风飞向远方
这一趟列车载着希望
憧憬向前，一路生花

油菜花开

万峰林的油菜花开了
开得灿烂迷人
早起的蜂勤劳飞赴，那
嗡嗡嗡的声音，催人奋进
在金黄的油菜花上
一只黑蝴蝶驻足
闪动着黑色的翅膀
那摇摇晃晃的油菜花枝头
还有几只小鸟飞过
一对恋人，两只牵着的手
在花开的地方启程
他们，把梦想种在花蕊里
孕育一个崭新的春天

春天的列车驶来（外一首）

■ 朵朵

你耍弄剪刀
说要把我的头帘打薄
柔软的头发，无辜坠落

日历被我一张张撕下
你瞧，我也学会这门手艺
双脚迈开、马步蹲好
手握利刃，将日子一点点打薄

走出旋转彩门
我轻轻吹口气
刘海轻盈，牵着我飞
走过这么多路，原来
我也变薄了

惊蛰

左耳，右耳
谁第一个听到你的秘密？
念头疯长
增殖的红细胞
在血管里恣意狂奔
即将穿破身体

你渴望攀上那面险峻的崖壁
渴望在那细密的睫毛下躲避风尘
躺在嘴角的弧线里，浪荡

地心的鼓点越来越近，越来越重
你于深夜中惊起
是起舞的时候了——
和仓庚、蚯蚓，还有蝴蝶

打薄（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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